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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称斤卖，是“云南十八怪”中的一怪。四
季如春的云南，鲜花四时竞妍，称斤卖花，说明数
量多，其实已不足为奇。这几年，花农们利用先
进的大棚技术，即便是难得一见的奇花也会随愿
而开，于是在这片花的红土地上，鲜花不仅是观
赏的植物，更是餐桌上时兴的菜肴。

我的记忆中，傣族是一个以花为荣的民族。
小卜哨（傣族语中指小女孩或未婚少女）眼里，一
朵鲜花的价值胜过一枚钻戒，一片落英也会惹得
她们心池泛起阵阵涟漪。傣家人开的餐馆，菜谱
中十有八九都会有花的影子，花菜都冠以非常好
听的菜名，诸如“猪血玛瑙”中有红山茶的花瓣；

“天女下凡”中掺杂着棠梨花的芳踪；“人间仙宫”
里不乏幽兰的花蕊。

今年4月，在美丽富饶的橄榄坝，我有幸成为
一户普通傣家人的座上客，在干栏竹屋里享用了
一顿鲜花席，品味到傣家人独特的食花文化。我
发现，传统的傣家菜多以酸辣著称，吃法上讲究
以凉拌为主，而傣家人的花菜，尤其讲求自然风
味，更是色香俱全，偏重菜的外观色泽。因此，当
我被丰富的一桌花菜包围，就仿佛面对着一个浓
缩了的春天的花园，红的似血，白的如玉，黄的胜
金，蓝的像钻石，似乎所有颜色都在竹篾编制的
餐桌上集合了。细看菜谱，有木棉花炒酱豆米、
小百花酸腌菜汤、凉拌棠梨花、辣酱凉拌生食大
白花、水煮芭蕉花，还有山菜花糯米粥、鸡蛋炖仙
人掌花，以及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花菜。这时的
我，实在有些不忍心下手、下口。

这是我见过的各种宴席中最为独特而华丽
的宴席了，在大都市里吃过各种高档的菜系，其
中不乏花花绿绿的色彩，可那通常都不是自然的
东西，比如当你对一朵“鲜花”动手，结果夹起来
的却是鸭肉鱼肉；当你对一片“绿叶”发起“进
攻”，会发现自己其实输给了一团面粉。而傣家
花菜却严格控制各类添加剂，吃起来爽口，看着
舒心。主人岩罕边吃边介绍，他指着那道鸡蛋炖
仙人掌花，说：“这道菜还是治疗脱肛的良药哩。”
同行的智红马上说：“我们不怕别的，就怕胃下
垂。你家的花菜让我们吃得太饱了。”大家不由
好一阵大笑。

其实在云南红土高原上跑多了，就知道食花
不是哪个民族的“专利”。至少有二十六个民族都
有关于花的菜谱，他们爱花，好像觉得非要把花吃
进肚里，才能表达内心对大自然的热爱。比如生
活在澜沧江畔的拉祜族也是一个“以花为生”的民
族，他们吃花的历史很长，花不仅是菜中佳肴，更是
他们民族的象征；苗族人的“踩花山”，其实是“采花
山”，他们还有歌唱道：“采得百花配成菜，招待未来
的太太。”可见花菜的地位与尊贵；纳西族则认为，
开白花的植物对人类来说都是滋补品，而且花菜
既是菜也是良药，山菜花有凉血之功效，是治吐血
肠风的良药，密蒙花有清火明目的功效，绿苞山姜
则是一剂暖胃健脾的单方……

翻开一部中草药图谱，会发现开花的占了一
半以上，而这一半以上的花朵竟经常出现在云南
各民族的饭碗中，丰富着红土高原上的饮食文
化。妙哉！

今年5月，他凭借长篇科幻小说《井中之城》获得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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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作家刘洋1986年出生于
四川内江，从小就对科学和科幻文
学有浓厚的兴趣。尽管他本硕博
期间都专注于物理学的研究，但始
终对科幻文学抱有热忱。

研二时，刘洋选修的一门课程
要求完成三篇短篇科幻小说作为
结课作业。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开始创作，没想到，这三篇作品竟
然在杂志上得以陆续发表。这次
经历让他意识到，科幻写作并非遥
不可及，他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讲述
那些在脑海中萦绕已久的故事。

研究生毕业后，刘洋出版了首
部科幻短篇小说集《完美末日》，紧
接着又推出了《蜂巢》。后来他曾

获得第九、十、十二届华语科幻星
云奖不同门类的银奖。“每次获奖
都让我感受到读者和评委的认可，
这种认可在写作过程中尤为重要，
尤其是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正面
的评价往往能激励我坚持下去。”
他说。

今年5月，刘洋再创佳绩，凭借
长篇科幻小说《井中之城》获得华
语科幻星云奖金奖。小说最初的
创作灵感来源于研究物理学的经
历。他在一次阅读文献时，发现了
原子轨道的奇妙特性——他说：

“每个电子有自己的封闭轨道，它
每天周而复始地运行，这和我们现
代都市人的生活很像。我们每天

也是三点一线地生活，从公司到食
堂，再到家里，反反复复。”

这种对比让刘洋萌生了将电
子与人类生活结合起来的想法。
他进一步设想，通过意识上传的方
式，将人的意识加载到电子中，使
电子成为人的本体，从而构建出一
个全新的虚拟世界——《井中之
城》的核心设定由此诞生。

从物理学博士到科幻文学创
作者和研究者，刘洋的职业路径充
满跨界色彩。博士毕业后，他到
了一所理工科院校的物理系工
作。两年后，南方科技大学成立
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向刘
洋抛出了橄榄枝。刘洋起初很挣

扎，这意味着有可能要放弃此前的
物理学训练。到了南科大，他才发
现可以把科幻与脑科学、心理学、
物理学等学科结合起来，开展跨学
科研究。

在南科大期间，刘洋不仅继续
着他的科幻创作，还开设了科幻写
作课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
发现时下最前沿的数字人文研究
与他的兴趣和背景非常契合。数
字人文研究通过理工科的方法研
究文学问题，将物理学的严谨思维
与文学的自由想象充分结合，这让
刘洋感到无比兴奋。后来，他加入
了重庆大学，继续深入探索数字人
文中的文学计算研究。

羊城晚报：在构思、创作科
幻小说《井中之城》时，有什么
特别困难的地方？

刘洋：困难之处主要在于
如何揭示主人公所处世界的真
相。这个故事的核心设定是整
个城市是一个原子，重点在于
如何把设定交代出来。

一开始你会看到故事中的
快递员，他每天就在城市里沿
着固定轨道送快递。他每天走
的轨道实际上就是电子的运行
轨道，但他不知道，以为是快递
公司派他走这条路线。实际
上，他只是一个电子而已。要
揭示这些东西，需要用各种方
式处理，不能太生硬。

所以我设想了一个骰子比
赛。比赛过程实际上就是揭示
世界的过程，通过每一关比赛
逐步揭示世界的构造。把比赛
规则和世界建构规则结合起来
花费了我很长时间，创作过程
中最大的挑战应该是这个。

羊城晚报：您创作时杂糅
了推理元素、玄幻元素等，这说
明您并不排斥把其他类型文学

的写法用进去？
刘洋：对，我不排斥。现代

科幻小说发展的趋势就是各种
类型逐渐融合。现在如果坚持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科幻那
种写法，读者就越来越少了。
要获得更多读者关注或开拓科
幻文类，类型融合是个好出路。

羊城晚报：科幻、奇幻、玄
幻等都有幻想成分，它们的区
别是什么？

刘洋：科幻逻辑是你要自
己设想一套东西，通过某种已
有科技或未来科技的应用来解
释。比如，很多科幻作品出现
的“意识上传”，人的意识通过
某种方式可以数字化存在，不
再依赖人脑。在科幻小说中设
想这些东西，你不能完全排除
它在现实中出现的可能性，因
为它和现有科技不矛盾，还需
要解释这是怎么实现的。这是
科幻小说黄金时代（通常指欧
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规
则，就是所有东西都要解释清
楚，即“硬核科幻”。而奇幻或
玄幻小说没有这个要求。

羊城晚报：上世纪的科幻小
说设想的人工智能（AI）技术如今
逐步应用于现实。这对您的创作
有影响吗？

刘洋：目前来说好像没什么影
响。我试过用生成式AI来辅助写
作，但发现基本上没什么用。它写出
来的东西跟人写的差别很大，故事模
式很套路化，心理描写冗余且平庸，
修辞也很平庸。它可以用来写格式

化的应用文，但写小说就不行。
生成式AI起名字也不行。我

写小说时给角色起名很困难，让
AI帮忙起名，它起的名字比我想
的还烂。所以我觉得当前AI要进
入文学创作领域还不成熟。

羊城晚报：您有没有想过把
自己喜好的作品或写作风格投喂
给AI，训练出符合您风格的作品？

刘洋：这是一个方法，但会带

来语料库数量减少的问题。如果
只投喂我的作品，现在只有100多
万字，这对AI来说太少了。是否
能生成具有我风格的作品，对此我
存疑。

未来或许会加入很多专用插
件，比如数学插件提高AI数学能
力。文学方面也可以加一个类似
插件，提高AI对文学的理解，帮助
它写出更具文学性的作品。

羊城晚报：但科幻小说创作
界利用生成式AI进行写作还是有
一些最新尝试？

刘洋：其实科幻作家与生成
式AI的合作已经有了一些初步成
果，比如陈楸帆之前和ChatGPT
合写小说，还有新锐科幻作家王元
等人也有类似的合作，但这些合作
都有局限性——故事里本来就有
一个AI角色，所以他们通过生成
式AI模拟这个角色的行为，而其
他部分则由人来写。

如果要让生成式AI写一个正

常的科幻故事，然后再来修改，基
本上相当于自己重写一遍。你给
它一个大纲，必须非常详细，否则
每个细节可能都不符合你的要求，
最后你会发现写大纲的过程其实
就是在写小说，所以用处不大。

羊城晚报：从另一个角度看，
使用这种工具会不会削减小说家
创作的乐趣？

刘洋：它会削弱创作的乐
趣，但也会带来一些新的乐趣。
自己写小说时，你完全知道接下
来要怎么写，但生成式 AI 有时

会跳出你的掌控，给你一些意想
不到的东西。所以在头脑风暴
和构思阶段，生成式 AI 可以帮
忙，就像和一个人讨论一样，可
以给你很多灵感。

其次，在构想小说设定时，因
为涉及很多科学细节，有时你不太
懂，而生成式AI可以联网搜索提
供辅助。但真正写的时候还是需
要自己动手。科幻推想不仅要理
解物理规则，还要理解社会规则、
理解社会的人情往来，目前还看不
到AI具备这种能力。

羊城晚报：您个人或同行创
作 科 幻 小 说 时 会 遇 到 什 么 瓶
颈？怎么办？

刘洋：现在确实越来越难
写，因为很多概念被反复使用。
但我尽力开拓，比如写别人没有
深入挖掘过的主题。元宇宙题
材很多人都写过，但《井中之
城》深入挖掘了这个世界的底层
规则，更深入。这是目前破局的
方法，把已有题材写得更深入一
些。其次，从科技的前沿中寻找
新的写作方向。因为科幻是基
于科学的，而科学的发展是永无
止境的。

羊城晚报：当下科幻文学创
作有何新方向？

刘洋：现在国内外的科幻小

说都有本土化趋势。例如，英国
作家将故事背景设定在英国，结
合本土元素；中国科幻作品也越
来越多地讲述中国故事，比如
《流浪地球》《我们生活在南京》
等，将现实中的城市放入作品
中。过去的科幻作品如阿西莫
夫的《基地》，关注的是银河帝
国等宏大叙事，与现实生活联系
不大。而现在的科幻作品更多
关注现实社会问题。

羊城晚报：科幻小说如何反
过 来 影 响 AI 或 其 他 科 技 的 发
展？

刘洋：我了解到很多科技伦
理的研究者会以科幻作品作为
案例进行讲解。比如研究基因
技术时，科幻小说中关于基因编
辑的作品很多，可以作为题材
库，帮助归纳总结基因编辑可能
存在的隐患。很多科幻作品对
未来科技发展可能出现的问题
作了预测，因此在做科技伦理研
究时，科幻小说是很好的参考材
料。现在还有人在做 AI 立法，
需要约束AI未来可能出现的问
题时，也可以从科幻小说中寻找
灵感。

在教学方面也是如此。现
在的学科分化太严重，理工科与
人文学科互不了解。而本身融
合了人文和自然科学的科幻小
说可以成为两者之间的桥梁。
我认为科幻在未来教育领域会
越来越重要，不管是文科还是理
科，它都会作为一个重要桥梁出
现在教学过程中。

羊城晚报：您还担任多款
3A 级科幻游戏的首席世界架构
师。科幻创作、研究、教学与产
业结合前景如何？

刘洋：在南科大期间，我们
进行了许多科幻产业化的尝试，
主要是与互联网大厂合作开发
科幻游戏。我此前在南科大教
授科幻创作课上的许多学生，毕
业后都进入了这些游戏公司，从
事创意策划或编剧工作。现在
每年科幻产业的产值约为1000
亿元，其中大约600亿元来自科
幻游戏。因此，游戏是科幻产业
中的最大部分。

除了科幻游戏，我们还开展

科幻教育，将其引入中小学，作
为科学教育或想象力教育的一
种补充。最新的科幻产业化成
果还包括科幻舞台剧，例如《云
身》，目前已在深圳公演。此
外，还有科幻主题公园项目等。

羊城晚报：您接下来有什么
创作计划？

刘洋：我现在正在写长篇系
列的第四部《条形世界》。这个
系列一共四部，第一部是《火星
孤儿》，第二部是《井中之城》，
第三部叫《裂缝》，预计今年年
底出版。第四部就是《条形世
界》，这是整个系列的终结篇，
希望年底能完成。

22 或用“插件”来提高AI的文学能力11 类型融合是个好出路

33 AI会带来新的创作灵感和乐趣

55 将科幻教育引入中小学

44 科幻将成为文理科之间的桥梁

花为食 □徐成文

1942 年底，穷困潦
倒的洗星海已来到阿拉
木图，他得知阿拉木图乐
团缺一名小提琴手，便凭
借着当年在巴黎学到的
这门技艺前往应聘，终于
被赏识并招募入团。进
而他结识了众多音乐家，
这才有机会住进了拜卡
达莫夫、达娜什、伊曼诺
夫等人家中。

阿依古丽的姐姐拜
卡达莫娃后来也成为了
一位作曲系教授。据她
回忆，“黄训”曾提到，他
在巴黎音乐学院学习小
提琴时，还争取到了学
习作曲的机会。“他结识
了巴黎音乐学院著名的
教授艾日·加隆，跟他学
习和声学、对位学、赋格
写作等作曲理论技术。
后来他又结识了俄国作
曲家普罗科菲耶夫。这
位作曲家得知黄训需要
打工维持生活，真诚地
邀请他到自己家中做一
些杂工，比如收拾房间、
买东西等。在普罗科菲
耶夫身边工作，让黄训
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和
学习，也获得了更多知
识。”拜卡达莫娃说，“黄
训多次说过，正是因为
普罗科菲耶夫真诚无私
的帮助，他才顺利考入
了世界著名的两所巴黎
的音乐学校，还曾获得
过 音 乐 学 校 的 一 本 饭
票。”

在保罗·杜卡大师的
支持下，冼星海很快成
为巴黎国立音乐学院的
高才生。但拜卡达莫夫
回忆说，“黄训”说他有
一次参加考试，曾“因衣
服袖子过长，遭到门卫
拦截”。冼星海将此作
为一个“八卦”，在与拜
卡达莫夫聊天时提起，
当时坐在一旁的达娜什
及其女儿卡利亚，都听
得津津有味。那时尚年

幼的卡利亚还总是亲切
地称黄训为“阿地”（父
亲之意）。

保罗·杜卡大师意外
去世后，伤心的冼星海
想起了当时仍身在广州
的老母亲。他在参加了
那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
后，便匆匆返回了中国
广州。临别前，冼星海
将他一份获得满意学分
的作品、小提琴组曲之
萨拉班德舞曲改编成弦
乐四重奏，作为礼物送
给了奥别多菲尔老师，
就此拜别。

身为音乐人的拜卡
达莫娃对冼星海在巴黎
求学的遭遇感同身受，
十分同情和理解。为纪
念父亲拜卡达莫夫和堂
姐卡利亚口中的“黄训”

“阿地”，她后来专门作
了一组交响乐套曲，用
音乐的方式缅怀父辈及
延续到下一代的这段跨
国友情。

2023 年 12 月 11 日
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化和旅游部、哈萨克
斯坦共和国文化和信息
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驻华大使馆主办，广东
省文化和旅游厅承办的

“纪念中国音乐家冼星
海和哈萨克斯坦音乐家
拜卡达莫夫友谊主题音
乐会”在星海音乐厅举
行，拜卡达莫娃曾亲自
到场聆听了冼星海与拜
卡达莫夫一起根据哈萨
克 民 族 英 雄 阿 曼 盖 尔
达·伊曼诺夫的事迹创
作的钢琴二重奏版《阿
曼盖尔达》。她说这首
作品在冼星海故里演出
还是首次，这让她也想
起 父 亲 与 冼 星 海 的 友
谊，她说父亲曾说：“命
运的安排，竟让两个相
隔万里的人成为朋友，
而 这 种 友 谊 是 没 有 距
离、没有隔阂的。”

广州仔“黄训”的异国故事
□刘妍

最近，在哈萨克斯坦故都阿拉
木图，数位异国友人跟我讲述了同
一位叫“黄训”的广州仔80多年前
在异国生活与求学的故事。

阿依古丽是阿拉木图一家大
学的经济学教授，退休已廿余
年。我坐在她干净、整洁的家
中，和她一起翻看着泛黄的相册
时，她风趣地说：“你现在坐着的
椅子，来自中国的不少客人都坐
过。”

1942年年底，阿依古丽的姑
姑达娜什家中，来了一位中国面
孔的中年男子。一同到来的还
有达娜什在音乐学校念书的弟
弟拜卡达莫夫（即阿依古丽的父
亲巴赫德让·拜卡达莫夫，他后
来也成为哈萨克斯坦的一位音
乐家）。拜卡达莫夫介绍说，这
位中国男子叫“黄训”。他诚恳
地拜托姐姐达娜什收留并照顾
这位中国人：“黄训的音乐才华
和造诣远超过我。他拉得一手
好小提琴，对世界知名音乐家、
作曲家的名字和代表作也如数
家珍。”

那个特殊的年代，许多家庭
可能连一碗菜汤都没得喝，所
以要让一位陌生的外国人住到
家里，多出一张吃饭的嘴，这是
需要勇气和担当的。但达娜什
还是收留了他。当时包括这对

姐弟以及他们的邻居，还有整
个哈萨克斯坦的音乐界人士，
都不晓得这个“黄训”其实就是
冼星海。等他们得知黄训的真
实身份时，已是1945年。这一
年，冼星海因病医治无效，在莫
斯科去世。

遗憾的是，曾与冼星海一
起居住过的达娜什及其女儿卡
利亚如今都去世了。当年他们
住过的旧宅属于阿依古丽的爷
爷，距离现在城中的冼星海大
街有五六公里远，由于城市的
变迁与改造，那幢房子也早已
被拆除。

战争时期，国之边境人员、
人事情况复杂多变，延安相关方
面建议冼星海同志采用化名出
国。1940年5月11日，冼星海从
延安出发，一直使用“黄训”这一
化名。这是他与妻子钱韵玲商
定的。“黄”姓取自星海母亲黄苏
英的姓氏，“训”字取自钱韵玲母
亲王德训名中最后一个字。黄
训一路走走停停，这段日子过得
艰辛、拮据，“黄训刚到姑姑家
时，衣不蔽体，双眼浮肿，头发稀
少。”阿依古丽说。

阿依古丽说，她姑姑达娜什曾
回忆黄训的英语不大好，但只要有
空，他便会用英语加上一些身体语
言，向达娜什和卡利亚讲述他当年
在法国留学时的往事。“那是他一
天中最快乐的时光，他嘴角向上
扬，面带微笑，整个人都很松弛。”

五四运动以来，艺术之都巴黎
吸引着有志向的、热爱文学艺术的
中国青年，如徐悲鸿、傅雷、马思聪
等人，他们前仆后继地去到法国巴
黎。冼星海在上海经历了诸多风
波后，也立志成为“国际音乐人”，
前往巴黎，是他当时内心的强烈愿
望。无奈经济拮据，学费、旅费、杂
费，只要和钱挂钩的一切，他都没
有。最后冼星海得到一位当水手
的老乡帮忙，混入货轮舱底的水手
间，免费坐船到了新加坡，又找到
在当地生活的一些童年伙伴，借了

些盘缠，才终于辗转来到巴黎。
初到巴黎时，冼星海想找到在

广州读书时结识的校友司徒乔向
其寻求帮助。但不久后得知，早两
年抵达巴黎的司徒乔已转往美国
求学。冼星海只好边打工边找落
脚的地方。他在餐馆里端盘子、洗
盘子时，见缝插针地拉他的小提
琴，有时凌晨5时起床练一会，有时
晚上11点后再练一会。这种碎片
化的学习，加上餐厅老板对他的不
理解，工友们也对他冷嘲热讽甚至
恶语相向，都一度让冼星海非常迷
茫和失落。

有一天，冼星海端着菜送上楼
时，晕倒在楼梯上，结果他直接被
店家开除了。在他后来对达娜什
的讲述中，在法国留学期间，冼星
海至少失业了近二十次。他那时
的居住条件非常差，一般都是住在

公寓夹层或楼顶天台。有时为了
节省房租，不得不半夜搬家。他还
多次因为交不起房租而露宿塞纳
河畔。

为了挣房租和生活费，冼星海
不仅在餐厅里端过盘子，还给人看
过孩子，在洗浴中心当过服务生，
他还做过厨师或点心师，甚至帮人
送过货。有时他也在街头巷尾为
路人“表演”，拿些小费。他说，回
到落脚的地方后，有时会不屑一顾
地将小费丢在地上，但过了一会儿
又不得不捡起来，因为房东来敲门
催缴房租了。

那段日子里，生活的艰辛如磨
刀石一般，一遍又一遍地磨炼着星
海的意志和信念。

得知广东同乡马思聪正在巴
黎音乐学院学习的消息时，洗星海
终于看到了曙光，他等到了通往音

乐殿堂的机会。
“我站在马德里街的巴黎音

乐学院的课堂外等了许多天，终
于等到了马思聪。”冼星海当时
兴奋地向达娜什讲述着初次见
到马思聪的情景——两位素不相
识的中国人，在巴黎街头“偶
遇”。谁能想到，其中一位后来
成为人民音乐家，另一位后来成
为中国第一代小提琴演奏家和
作曲家。

“马思聪把我引荐给了他的老
师小提琴演奏家保罗·奥别多菲
尔。”冼星海说。而奥别多菲尔看
着面前这位“眼里有光”的贫困青
年，颇有好感，不但收他为学生，还
热心地为他奔走，最终为他争取到
机会免除了每月200法郎的学费。
这位求知若渴的年轻人终于在技
艺上突飞猛进，有了一技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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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冼星海与妻子和女儿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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